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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故事

新
上
海!

角
落
头

W，一只金刚鹦鹉的疑问 ! 沈嘉禄

!"#$

! ! ! !大上海近来又有一种高档的家用器具! 进入寻常百姓

家"温水冲洗电子坐便器!它能自动启动清洗功能!便座加热!

自动温风干燥及除菌!可见家庭卫生装置已进入了新时代#然

而如今木制马桶在上海仍存在着!现象虽个别!但恐怕仍要持

续一段时间#记得我家原先居住的小巷内!早上家家户户的马

桶都排在门前街口!由粪车按时来倒!那时尚有恶霸性质的粪

老板逢年过节就来收钱#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粪车才

被取消!各小区设公厕# 后来!各地旧区改造!老屋拆迁盖起

新公房! 有了卫生设备# 旧时老家杭州的卫生行业相当滑

稽!那时社会风气良好!夜间不须上闩!倒粪人在清晨自动

进入各家房间!悄然倒了马桶!用水冲净并晾在门口# 逢年

过节!粪业老板还会派人来给各家各户送礼!像红枣$胡桃$

棕子$年糕等!也不收工钱# 更早一些!不知何时"!据说马桶

是个木制的马的形状!肚子安一便桶!人们解手是骑在%马&

上的!故称马桶!听来十分好笑# 韩伍 图!文

! ! ! !这是一只美丽的金刚鹦鹉，红
色的胸毛背毛，蓝色的羽翼尾巴，银
灰色的喙相当厉害，再坚硬的夏威
夷果也经不起它轻轻一嗑。它也会
说人话，而且爱说“英格利西”，"#！
三克油！古得毛宁！拜拜！开司米！
逗得李老板乐不可支，这都是太太美
娟教会它的，这只聪明机灵的小家
伙！它还会背英语单词，$、%、&、'一
直背到(，呵呵，卡壳了！它对自己
的表现很不满意，侧过脸来看到天花
板，仿佛陷入了沉思：我怎么就说不
好“特别溜”这个绕口的单词呢？
但即使卡壳也无损于它的萌萌

哒形象，李老板在商海博浪，回到家
里再累再烦，只要逗逗金刚鹦鹉，眉
头就舒展开了，什么合同、货款、商
检、消防，统统去他妈的！

可有一天金刚鹦鹉逃跑了，飞
到邻家小区的一个阳光房里。这家
的主人是一位画家，那天他正好打
开天棚迎接阳光，一只大鸟呼地一
下扑了进来：“古得毛宁！”画家很高
兴，收留了它。后来发现它会背英文
单词，而且在(这个字母上卡壳，
并作出可爱的沉思状。画家将它的
沉思形象画在麻布上。
过了几天，李老板找到画家索

回大鸟，李老板一撸羽毛，一根也没
少，当然很高兴，但正要离开时看到
了画架上的那幅画，面孔一下子拉
长了：“你侵犯了我家鹦鹉的肖像
权。”
画家哼哼两声。是的，模特儿有

肖像权，但没听说过鸟也有肖像权。
“那你想怎么样？”画家不买账。李老
板提出要么将这张画剪碎，要么赔

偿精神损失费。
画家想你这个土豪真没文化，

居然跟我谈什么肖像权跟精神损失
费，就没好气地回敬他一句：“你去
法院告我好了。”嘿，李老板还真的
将画家告上了法庭。但法律上没有
动物肖像权这一条款，李老板的官
司输得很没面子。
不久，某画廊给画家举办个人

画展，画家就将这张鹦鹉的肖像拿
去展出。他还跟媒体说了这个笑话，
记者就将这个笑话写进报道发表在
报纸上，李老板于是知道有画展这
件事了。他气呼呼地赶到画廊里将
这幅画买下来，并在画廊门口烧了。
他对围观群众说：“法律不能解决的
问题，就用人民币来解决。”

画廊老板将这事告诉画家，画
家笑得人仰马翻，接下来他将自己
关在家里小半年，一口气画了 )*幅
鹦鹉，大尺寸，大特写，金刚鹦鹉的
各种姿态差不多都全了。这批画有
一个总标题《(》。

画廊给这批画办了个特展，题
目也很有意思：《(：一只金刚鹦鹉
的疑问》。有点意思吧。你可以联想
到 ( 打头的几个词汇：+,-.、
+,-/-、+,01、+,2、+,3，这不就是新
闻报道的五个要素吗？李老板得知
后，更加气急败坏地赶到画廊，将这
批画全部买下来。准备再次烧掉吗？
不不不，李老板这回变得聪明了，
他要收藏起来，将来准备卖大价
钱。“我要用时间来回答这五个
(。”他极其自信地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似乎

看出点什么来了。这是一场炒作吗？

这是李老板和画家及画廊的合谋
吗？我要告诉你，不是合谋，事情很
简单，李老板有钱任性。
故事完了？可以完了，但是没有

完。那只美丽的金刚鹦鹉并不在意
人世间发生的一切，有一天它逮着
空子又逃跑了，这次它飞到邻近的
一个小区里，扑进了一幢建于八十
年代的老公寓楼。屋子里躺着一位
老人，差不多丧失了行为能力和语
言能力，这天他女儿打开窗子让父
亲透透新鲜空气，鹦鹉就不嫌贫富
地成了不速之客，并且很热情地为
主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也同样在
背英语单词时卡了壳。

老人突然口齿不清地说话了：
“大鸟，抓起来，吃了它！”

鹦鹉像人那样笑起来了：“"4！
开司米！”
老人尘封已久的记忆被瞬间激

活，当年在海边围垦造田的情景重
现在眼前：“那天，我们发现了一只
受伤的大鸟，我们几个人扔下铁锹，
包抄过去，抓住了它，架起来烤，吃
了，那个味道好极了……后来，他们
说我右倾，批判我。就是这只大鸟，
抓住它，不要让它跑了……”
老人好久好久没说这么多的话

了，他的脸颊不停地颤抖，眼睛鼻子
都挤作了一团，亮晶晶的口水从嘴
角淌下来，他的女儿、女婿既高兴又
伤感。那只金刚鹦
鹉侧着脸，仿佛陷
入了沉思，这一
回，它像极了一位
饱经沧桑的哲学
家。


